
! 想进个好点的初中!战斗!最早得从一年级打响

! ! ! !免费、就近入学的原则，已经变形；想进
个好点的初中，战斗，最早得从一年级打响。
“什么是幸福？能来我们学校就是人生

的幸福。”北京某初中校长，曾在开学典礼上
这样说道。台下迎接他检阅的，都是刚刚度
过小升初的学生和家长们———这场战争的
获胜者。

“坑”里的厮杀
作为主力军，正面迎敌的“坑班”生数量

众多，伤亡惨重。坑班，即优质初中为选拔优
秀生源，自办或与教育机构合办的培训班，面
向小学生，考试主要以奥数为主。在“坑班”中
成绩优良者，可以绕过公开的电脑派位，率先
被录取。

在北京，这条路径并不合法，但畅行无阻
多年，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我们一年级开始
学奥数，已经学了五年。”王辉这位家住海淀
的老北京，本是个慢性子。提前参战，是大环
境生生逼出来的。儿子今年五年级，所在学区
片儿里，有几所优质中学。但刚升小学的第一
学期，班上就有不少同学报了奥数班。一些信
息灵通的家长告诉王辉———据小道消息，好
学校的电脑派位名额极为有限，别指望了。进
“坑班”占个名额，通过考试选拔才是王道。奥
数班，则是为进入坑班打基础的预备役。王辉
沉不住气随了大流儿，开始带儿子学奥数。他
至今记得首次上课的场景。某培训机构小课
堂的头三排，一帮丫头小子或好奇或迷茫地
听老师滔滔不绝。倒数后三排，是一帮中年人
正刷刷做笔记，都是陪读的家长。王辉也像模
像样听了一阵，只感觉头晕脑涨，差点打起瞌
睡：“我是学艺术的，简直是听天书。”有了自
知之明，他此后都站在楼道里等了。随后的两
年，奥数就成了周末和假期的必修课，“大家
都在学，停一个星期，就会被落在后面。”他坦
言，自己还不算负责任的。某些家长会准备几
个粉笔头，一旦孩子课上走神或打瞌睡，便扔
过去，百发百中。一个孩子学得不太好，她母

亲会从教室一直跟到厕所里，唠叨学习成绩
的问题。好在儿子的成绩基本能维持在奥数
班前两名的水平。三年级的时候，为提前适应
小升初的节奏，他托关系让孩子旁听了一所
牛校的坑班课，并和五年级学生一块考试。
“成绩惨不忍睹。”他回忆，“没关系，先找找感
觉，发现差距再提升。”他开始加量，儿子还同
时上两个奥数班和两个英语班。“我们只是一
般水平，同时学六七个班的比比皆是。”在论
坛里，他曾看到有网友发帖抱怨：一年里为小
升初支出了近 !万元，“占坑”用的 "#$万元基
本上白花了。随后引得一大群家长集体晒账
本：有花 "%万的，"$万的，还有 &%万的，大部
分都超出家庭收入的一半，还有超过 '%(的。
“知足吧！你还没进入正式节奏呢。”有家长留
言道。

五年级时，战斗打响。家长们成了劳模。
上课的时候孩子打个喷嚏，家长能知道是感
冒还是粉尘刺激，抽纸、擤鼻涕然后扔进纸

篓，一气呵成，孩子根本不用动，继续听讲。一
个牛孩次次考第一名，他妈妈说是孩子聪明，
没怎么操心。后来王辉才知道，该牛孩每天睡
前要做 )%道数学题。而另一个孩子，平日里
学习成绩特别好，某次发挥失常，不满意的母
亲在班上当众打了他。此后，那孩子一到大考
就说脑袋疼，窝在家里不去考试。拼刺刀的同
时，一场情报战也暗地里进行。因为教委的
“禁坑”令，今年的很多“坑班”都更为隐蔽了。
有个家长，报班的时候逢人便反复地强调，自
家孩子基础不好，“跟祥林嫂似的”，可每次都
考得名列前茅。另一位家长对外宣称只报了
一个班，可王辉又在另一个坑班里看见她，对
方这才尴尬地说了实情：从去年九月到现在，
孩子天天晚上学到 "&点。“你去看吧，这些孩
子们身材要么就瘦得跟竹竿似的，那是累的；
要不就特别胖，天天吃完了就坐着学半天。”
王辉说，“就为了拼一个十分之一甚至更小的
几率，上一个牛校。”这位父亲打包票，现在坑

班里，"%% 个学生有 &%(身心健康就不错
了。

以前，儿子的理想是科学家，现在想法变
了。“我以后想当奥数老师，一年能赚个几百
万。”他告诉父亲。
马琳的儿子，走的是“全面发展路线”。
孩子暑假后升入六年级，正天天在家上

学而思的奥数网校。有个教育培训机构的教
师反复推荐过一个一对一的教程，"%%%课时
"'#'万元，吓了她一跳，没敢报。去年八月份
全市禁奥，她就把一些奥数班停了，让孩子自
学杯赛的教程和试卷。她印象深刻的是，试卷
的最后一道大题“基本得写满足足一张 *+

纸”。四年级的时候，孩子凭自学拿过奥赛学而
思杯和迎春杯的二等奖，还完成了剑桥英语等
多个英语考级，巨人杯语文竞赛的一等奖———
但这位母亲认为这样的成绩还难算拔尖。

她手中还有其他底牌。从幼儿园大班开
始，孩子就学手风琴，拿过市级比赛幼儿组的
二等奖。启蒙老师是北京市手风琴协会会长，
曾在 %'奥运、)%年国庆现场进行表演。后来
又请首师大和戏曲学院的博士生导师做过指
导。现在孩子手风琴到了业余七级水平，但目
前想通过一些学校的特长生考试，还有点
悬。

在北京，如果孩子有文艺、体育的特长，
可以通过特长生这个路径，优先被好学校录
取。孩子二年级开始学围棋，,月份参加了每
天半天的围棋集训，刚刚去外地参加围棋升
段赛，拿下了四段。“有很多冲段少年，单独请
老师，一小时 "%%%块，&%%%块一节课玩儿似
的。”她说。为了提升水平，他们观摩过几位国
际知名围棋名家的教学过程。但孩子告诉他，
太深奥，很难听懂。她听说，有个拿下马晓春
道场第一名的牛孩，后来跟他爸爸说：“我学
不下去了，我脑袋疼。”这位父亲心疼不已，放
弃了围棋这条路，转而进了“坑班”。还有一个
进了区乒乓球体育队的孩子告诉父母，教练
要求，每天必须练到鞋里能倒出汗水来才行。

战斗，从一年级打响（1） " 刘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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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公主"的柔情

刘强感到了头领向他射来的带有杀机
的目光，惶恐得想把还抱在怀里的骷髅扔
掉；可那个年轻的土著女人冲着他又是摇头
又是摆手，然后，不等他有所表示，就一伸手
拉着他疯跑起来。
人们在发出“嗷嗷”的叫声。这是明显的不

满。奇怪的是没有人阻止，也没有人追上来。女
人在崎岖的山路上飞奔，敏捷得像头
小鹿。刘强跌跌撞撞地跟了上去。跑
了一阵，刘强发现眼前有一个碧波荡
漾的湖泊。沿湖的岸边，绿草丛中有
深黄浅紫艳红的小花，如碎落的宝石
一样撒了一地。那个年轻的土著女人
在湖边坐下，一朵一朵地采那小花，
插在自己披散的头发上。她的眼窝很
深，眼睛像两块深黑色的火炭，燃烧
着热辣辣的光芒。刘强愣愣地望着
她。她走过来，从湖里掬起水撩他。那
水花溅在脸上热乎乎的，刘强明白这
湖是温泉。他忽然感觉身上很难受。
这些天风餐露宿，早已脏得不成样
子，真想跳下去洗个澡。

当他这样想的时候，那女人就先脱掉衣
服下水了。他惊讶地望着她的酮体，只见她的
皮肤是浅铜色的，四肢很不匀称，但紧凑结
实。刘强觉得她简直是一座卡通式浮雕。他也
脱去自己的衣服，跃入水中。她兴奋得嗷嗷尖
叫。温泉像母腹里的羊水，一片好意地托住了
他。他全身感到一种被抚摩的惬意，一动也不
想动了。那个女人却像条褐色的热带鱼，一摇
一摆地在他跟前游来游去，长长的头发拖在
脑后，像飘动的鱼鳍。游了一会，女人安静下
来，以一种舒展的姿势躺在水面上，两腿微微
分开，厚嘴唇半张着，只有那只绿蝴蝶贴在额
头，想飞却飞不起来。刘强微微一愣，觉得那
仿佛是一座高低起伏、有着山峰和湖泊、生着
树木和水草、可以供人栖息的岛屿。对于一个
溺水者来说，岛屿是生命的依傍，安全的港
湾。但是刘强并没有再游过去。他只是犹犹豫
豫地围着“岛屿”转，像一棵无根的浮萍，无助
地逐浪飘荡……
尽情地享受了一通温泉浴以后，刘强和那

个女人刚上岸穿好衣服，通向湖边的小路上，
走过来三个身穿绿裙子、头插绿羽毛的年轻姑

娘。她们一个用背篓背着肉，一个抱着贮满了
水的陶罐，还有一个捧着一叠被子和衣服，熟
门熟路地朝湖畔的一幢小木屋走去。女人示意
刘强跟着她，也进了那间木屋。刘强看见，屋子
里有火塘，有茅草铺，还有一些坛坛罐罐。

三个姑娘在屋里忙碌。她们一个点燃火
塘烤肉；一个跪在地上，从一个精致的玉钵里
倒出一碗水来，殷勤地捧给刘强喝。刘强轻轻

抿了一口，觉得有一种直沁心脾的清
凉和甘甜。肉烤好后，用一张肥厚的芭
蕉叶垫着，放在小屋中间一个足有小
圆桌面那么大的树墩上。女人已换上
了盛装———一件浅色的紧身上衣，下
面是浅色绣着绿花纹的裙子，头发挽
到了脑后，上面插着一根巨大的绿色
羽毛，比那三个姑娘的都要大而绚丽。
三个姑娘退了出去。女人和刘强面对
面坐着。这一刻她显示了出几分高傲
与矜持，俨然是“公主”的风范了。
“公主”将烤肉递给刘强———这

才是真正的美味！刘强觉得已经等待
一辈子了！他吃得满嘴流油。第二块肉
是公主用牙齿叼给他的。他望着公主

张开的嘴里露出的绿牙，不由得一阵觳觫，但
又不敢拂了她的美意，只好伸手接过，并且还
用另外一只手拍了拍“公主”的脸颊，表示感
激。没想到公主因他的触摸兴奋得打起颤来，
嘴里发出咯咯的笑声，更加频频地拿肉给他
了。他看到这个女人那双大大的、有点儿褐色
又有点儿绿色的眼睛里充溢着满腔的柔情。

小屋只有一扇门，没有窗。门插上的时
候，白昼和黑夜就都关在外面了。火塘里的
火一闪一闪，因为饱食而变得慵懒的刘强，
顺从女人的指点躺到了地铺上。当刘强昏昏
欲睡的时候，女人钻了到他身边。他不能制
止她。这是她的地盘，她的床铺。在她自己的
王国里，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她正用
她的那根长长的绿羽毛，轻轻地、悄悄地从
刘强年轻的肌肤上拂掠———是拂掠也是劫
夺！虽是轻巧的触及，就已激起血液的波涛，
一浪逐一浪地掀起来，冲向心脏；他闭上眼
睛，但呈现在视野里的，还是满目的绿：绿的
丛林，绿的河流，绿的远山……身体像春天
雨水洗涤过的大地，萌生出绿色的植物，枝
枝叶叶都透着旺盛的生命力。

感谢生命的美意
廖 智

! ! ! #"就当是送给女儿!六一"儿童节的礼物

来到重庆医院，进入病房，完全陌生的环
境和氛围，让我和朋友无所适从。病房里的病
患都躺在床上唉声叹气。一个护士过来给我
量血压，但一时遗忘了某样东西，便赶紧回去
拿。等她再进来时，刚才还坐在床头的我，已
经坐到了床尾。护士吓了一跳，问我是怎么过
来的，我说，我是用屁股走过来的。她惊讶地
说，你太厉害了！当时，与我同期受伤的人，多
数还躺在床上不能动，而我身上除了感染的
部分，其余的伤势都恢复得很快，这可能跟我
的心态平和及常年跳舞、运动有关。
没多久，在重庆医院，我又再度成为焦

点，引起了不少医生和护士的关注。我想，也
许因为我是面目清秀的女孩子，再加上嘻嘻
哈哈的乐天性格，爱说笑，身体灵活，还常尽
量自己主动去做一些事，所以才令他们刮目
相看吧。就像在德阳的医院一样，这里的医生
护士们也都很喜欢到我房里找我聊天，他们
说我的笑容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有时候，他
们甚至还会带来记者。一次，有个记者问我，
你的笑是真的还是假的？你或许可以笑一天
两天，但你能一直笑下去吗？
对这个提问，我没有正面回答。因为当时

整个人还处在完全弱势的位置，对所有质疑
的声音，通通只能一笑带过。我就笑了笑说，
也许吧。仅仅是这样一个简短的回应。
那时候，我的状态就像婴儿一样顺从，无

论谁说什么，都不予置评。怎么样说我，怎么样
对我，都可以，我都接受和理解。但对于想用钱
来帮助我的，我一律谢绝。可是有一次，一位老
婆婆给我送来她的心意，却让我终生难忘。我
清楚地记得，老婆婆把钱扔到我床上，转身就
走。那是一把零碎的纸币，有一块的、五毛的，
甚至还有一毛、两毛的，总共是十七块钱。我赶
忙让朋友追出去，追出了半个医院才追上她，
她看我坚决不收这钱，就哭了，说请你们不要
嫌弃我的钱少。朋友回来的时候，已哭得稀里
哗啦，她替我收下了老婆婆的钱，并告诉了我

经过，我也在床上哭了。地震之
后，很奇怪，我所流的眼泪几乎都
是因为感动，而不是因为悲伤。

)月 "日是儿童节。那天，太
阳异常耀眼。与我熟识的医生和护
士们过来找我，说，廖智，我们为医

院的小朋友搞了个庆祝会，希望你也来参加。
我欣然接受了这个邀请。于是，已从成都赶回
来的妈妈推着我进了活动现场。我们在台下有
说有笑地看孩子们表演节目，看着看着，虽然，
我还是一脸笑容，但突然觉得脸上开始有水珠
在向下滑落，用手擦了一下，滚滚的泪水反而
停不住了。这无声的眼泪，旁人开始丝毫没有
察觉，直到我忍不住抽泣，才被妈妈和朋友发
现。她们瞬间就明白过来，也跟着哭了。我竭力
想忍住，在心里大声地对自己说：在这个场合，千
万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但眼泪止不住一直在
流，越想忍，越是哭得厉害。如果虫虫还在，这应
该是她生命中的第一个“六一”儿童节啊。
那些在台上表演节目的、接受礼物的小

朋友，有的失去了手，有的没了脚，但对我来
说，这都不要紧，只要虫虫还在，即使她没有
手没有脚，我还是一样爱她。但她连在“六一”
儿童节接受礼物的机会都没有了。我心里的
悲伤翻江倒海。
我要妈妈和朋友推着我上台，我说，我想

送一个礼物给我的女儿。来到台前，我跟医院
组织活动的人说，我求你们允许我到台上唱
一首歌，我想把它送给我的女儿。她现在正在
天上看着我呢，我看得见，她就在天上，这首
歌就当是给她“六一”儿童节的礼物。
上台后，我对着下面的小观众说：“我知

道今天是小孩子的节日，原本不该大人上台，
但我很感谢医院给我这个机会。有一个孩子，
现在你们看不见她，但我知道此刻她就在这
里，她还没过过‘六一’儿童节，我觉得她应该
过的。你们收到了很多礼物，她也应该得到自
己的礼物，所以，我要唱一首歌给她听。”
我稳住情绪，开始唱歌：“我有一个美丽

的愿望，长大以后能播种太阳……”唱着唱
着，眼泪又开始滚落下来，我泣不成声。其实
这时候，台上台下没有人不是在抹泪的。我流
着眼泪，一句一句唱到最后，笑着说：“虫虫，
我很感谢今天，我能送给你这样一个礼物，完
成了我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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